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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改革的浪潮 中
征文

走出 商 洛 山 （报告 文学 ）
——记 全 国 评 酒 委 员 赵 顺 才

甄侃

丹凤，山 河灵秀 ，
民风质朴，又 出得葡萄
佳酿，水旱各路人等 ，
多粗犷 海 量之辈，居 民
山夫 不乏 豪爽 耿直 之
士，迎宾 宴 客 以 酒 代
茶，酒，自 然成 了 丹凤人生活 中 断断离
不了 的 爱 物。一个 土生土长 的 山 娃，竟
从那 醉 人的 酒 中 品 出了 名 堂，直从商洛
山中 走出，成 了 全国 评 酒 专 家。他，就
是丹凤葡 萄 酒厂 的副厂长赵顺才 。

八四 年，赵 顺才 上承德去 参加 国 家
轻工 业 部举 行 的全 国评酒委 员 考试了 。
为慎重 起见，他 决心把烟 戒了 。嗅觉 、
味觉 ，对 于评酒委 员 来说 忒重要了 ，更
何况 省里还没 一位全 国 的 果 （葡 ）类评
酒委 员 呢，可 不 敢有 一丝一毫 的 马虎 。

三天 的考 试从测 试评酒能力 开始 ，
来自 全 国 的 五十 多 位参 试人 员 ，要经 过
几白 个 回 合严 格 的色 ，香、味的 辨别 考
察。千万 别 当 是上那喝 酒去 了 ，叫他们
品尝 的全是 由 各 种香料和黄血 盐配的蒸
溜水。一 只 只高 脚玻璃 酒杯，一样 的盛
着晶 莹无色 的液体，呷 一 口 ，你得尝 出
个所 以然 来，是酸 是甜，是 涩 是 鲜 。
甜，要 说 出甜型，甜度高 低；酸，你也
得酸 出个 名 堂。主考官也真够绝的，把
些纯蒸溜 水也盛进杯子，让人端了 叫赵

顺才他们 品评 。要不，就 把那 一 样 的
东西 给你反 复送 上几 回，甭 管哪 回 出了
错，不给分 不说，还得 倒扣 。赵 顺才不
动声色地坐 着，稳稳当 当 地品 尝 着，他
每放 下 一 只杯子，都抿住嘴 细细咂摸，
好一阵 才慢慢地拿起笔 ，记下 自 己 的判
断。

最后一天考 酿酒理论。赵顺才 接 过
卷子 不 到一个 钟头就 答完了本该半天完
成的考 题。进酒厂二十 多 年了，从 倒桶
工到 车 间 主任，从技术 科到 技术 副厂
长，酿 酒 的 书 翻 得都 卷了 角，一道道工
序都装 在他 的肚子 里。考理论不敢说 是

小菜一碟，反正 是感
觉良好。

三十多 年前，丹
凤天主教堂里 的高 个
洋女 人，双手高 高 地
举着一个 山 娃，那孩

子笑着 唱着：“洋人姨，你屁干，你把
老子抬 上天！”周 围的孩子拍着 手笑弯
了腰。那个被举在空 中 的 山娃，就 是赵
顺才。他呀，且小就嘎。

赵顺才十三岁 那年，翻 墙 进 了 酒
厂。晌 午厂 里没人，他从地上抄了 把晾
着的毛桃肉 刚 要跑，一股甜甜 的香气扯
住了 他。那香 气是从酒厂车间 的 门 缝里
飘出 来 的。小顺 才大 着 胆 子溜 进去 ，
嗬！屋 里摆着一大溜 橡木桶 ，一滴滴红

红的葡 萄酒顺着没堵紧 的塞子，
嘀嘀嗒嗒地 落在地上的小盆 里，
溅起一股股浓浓的甜香。

赵顺才在 酒厂边 长到 十 三
岁，却不知道那葡萄 做的酒是个
啥滋味。这回 可 叫他 逮着 了 ，端
起小盆 咕咚咕咚喝 了 几 口 。这 酒
真邪了 ，一点都不辣 ！甜甜酸酸
的，怨不 得丹凤有句老话，叫作

“ 路过龙驹 寨，喝 酒不 吃菜。”
一九六六年赵顺才真的 进厂

当了工人，虽 说 已 是五 尺 多 高 的 汉子
了，又娶 了 婆 娘 当 了爹 ，还 是那股嘎劲
儿，一 口 气能喋三 四瓶红葡萄 酒。

赵顺才 干 活 可不 含糊 ，又爱动脑
子，他 那 股子 嘎劲儿一经 揉进学手艺的
钻劲儿 ，啥事他都有新发现 ，啥事也得
刨出 个根由 。有一 回 ，赵顺才发现木桶
里的 酒生 出 一层 白醭，师傅抬手在木桶
上拍 了 拍。白 醭被 震得碎 了，一片一片
的，悠悠地沉 了 下去。“没法。”师傅
说：“夏 日 里 的 酱油醋 都长醭。”他非
得把 白 醭 弄个 明 白 。

当时 真可怜 ，连本 酿酒的 书都找不
着。没辙，只好挨 着个 的拍木桶 ，挨着
个的木桶 琢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到底
叫他把 答案给翻 腾 出来了。由 此，赵顺
才也 明 白 了 ，酿酒这活儿，学问大了 ，
不学 习 可真不行。那会儿，他不过 是个
临时工 ，每月 才开三十 四块五。这点 钱

一半交给生产队，一半
家里还等 着使。就 这 ，
赵顺才愣是从牙缝 里往
外抠钱买 书 ，凡是进城
出山，新华书店是必定
要去的地界儿。一年一

年过去 了 ，他从倒桶 工当 到副厂长 ，为 了
掌握知识 ，更新知识 ，工作再忙也没丢 了
书。

八四年，中 华人民共和 国 轻工业部第
四届 酒类质量赛在北京 拉开序 幕。经过几
个层 次的推荐选拔 ，有 104种果 （葡 ）
类酒要 在这里争夺 名牌金 奖。

赵顺才是接 到轻工 部的 急 件任命 ，按
通知准 时报 到的。他 是陕 西省唯一的一位
国家 级果 （葡 ）类评 酒委 员 。国 家级 ，闹
着玩的？！赫赫大名 的 山 西 汾 酒厂竟没能
争到 一个席位 。赵顺才按编 号入座，只 见
桌上放着 一 杯透 明度极高 的 凉开水 ，旁边
是一碟 码放 整齐的咸面包片 ，一枝红色的
笔端端 正正 地躺在铺开的评 酒鉴定表上 。
赵顺才端起 了 那杯凉开水 ，含一 口 ，细细
地漱着……

十天大赛结束 了 ，当 赵顺才最后一次
签上 自 己的 名 字 ，深深地舒了 口 气，站起
身静静地走出 大厅的时候 ，一 丝 凉 气 袭
来，他觉得清爽惬意，猛然又涌 起一阵沉
重。凭他的 品味 ，家 乡 的 酒这一次又未能
出线 。

回到 酒
厂，赵顺才
一头扑 进 了
车间 ，他把
自己的 见闻
心得告诉 同
事，他和 大
家一起研究
新的方案 。
现代技术完
全可 以测定
出任何 酒类
的理 化 指
标、卫生指
标，然而它
却决不能替
代人的感 官 。人的感官不仅 能准 确地鉴别
酒的 真假优 劣 ，还能从品味 中 发现酿制工
艺中 的细 微差别 。改革后 突 飞 猛进 的形
势，酒类市场的激烈竞 争，信 息价值的全
新观念 ，是时 代 向 人们显 示：有一位 国 家
级评 酒委 员 ，对一个 酒厂太 重要 了 ，他有
敏锐的感官 ，有广 阔的视野。赵顺才和 酒
厂的全体 干 部职工，日 日 夜夜 地加 班苦
干。他和丹凤人都憋着一股劲 ，说啥也得
再闯几个 部优、名牌 ！他们 从商洛 山 走 出
来，要的就是 名扬华夏 ，誉满全球，香溢
四海！

（ 本文摄影　王鸯毅 ）

文苑

刊
头
设
计

　
王
洪
斌

三
官
庙·
五
味
子

散
文

——
佛
坪
自
然
保
护
区
手
记

党
高
第

从省林校踏上了秦岭深处
的羊肠小道。林校 的家当 是沉
甸甸的一箱 书，随身带到佛 坪
自然保护区，马不停蹄又带到
了佛坪 的偏僻角落三官庙。这
儿是保护区 的一个观察站，建
在一座 旧 庙 的基址上，庙 已无
处可寻，建站 时 挖 出三 尊 神
像，模模糊糊分不清鼻子眼 。
好事者说站 内无几人，乐得让
神仙作伴，便将 三位晾于窗 台
上，和我们一起，整 日 注视着
岭内 的 山 山水水，花开花落。

三官庙 是诱人 的。昔孟贯
有诗云：“古今 传此岭，高下
势峥嵘。苍苔 留虎迹，碧树障
溪声。”这里不 但有羚牛 、金

丝猴，还有憨态可掬 的大熊猫！唯其 景 之 诱人 ，
唯其 物 之稀 贵，亦唯其最 偏僻，最 闭塞。《佛坪
厅志 》上竟用 “林深箐 密，人迹 罕到 ”几个字 概
括了 这里 的 一 切。而这 “人迹 罕到”之处便是我
们的领地。与世隔 绝，与熊 猫周 旋，与 “神 仙 ”
为伍，与 雾霭为 伴，风风雨雨，寒来暑 往，至今
竟两 年多 了。领地各 处凭着 两 条 腿已蹓跶得相 当
熟识。每 日 巡逻 观测 ，注意大熊猫 的吃喝 拉撒 ，还
有其 它 珍禽异 兽 的生态分布和一草一木 的 枯荣。
工作之余，还要翻 腾 置于屋角 的 书 籍，惟 恐发霉

除了忙 就是 闲，闲 多忙 少，孤孤单单的不来
劲。每 年随着 深秋的 到来，满 山 遍野
都是熟透 的五味子 果，吃在嘴里酸甜
苦辣咸，名符其 实，五味俱有 。

送走 的 年华里，少不 了 山 花 的烂
漫，期 待 着 的是殷实 的金秋 。低下头审
视身后 踏出 的一串脚印，虽是在 “人
迹罕到 ”之 处，然而 深浅 曲 直，都是
自己踩 出 的，都是值得 自 己珍惜 的 。

一串 串脚 印 犹 如秋林里 一串 串 红

艳艳的五味子 果，品 味后 才知五味俱
全。正 因 为 这 样 它 才 具 有 独特 的功
效：上能 敛肺气而 止咳喘 ；下能 滋 肾
水以 固 涩下焦，内 能 益气津 、宁心止
烦渴 ；外能收敛 止汗 。

于是，采摘些许 晒干贮 之，以备
后用 。

山庄邮递员 王冠 群

会癖 （小 说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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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砂 轮

樊小坡

这是 一 片 蛮 荒 的 土 地
没有花香、虫 鸣 、鸟 啼
甚至 连 若 藓 也 无 法 生 长

只有 岁 月遗失 的 铁 灰

袒露 着 笨 拙 、粗 砺

砂论 呵 ，艰 难 地开 拓

哼着 悲 壮 、疑重 的 号 子
旋落 纷 纷 扬 扬 的 火 雨

一次 进 攻

一次 螺 旋 状 的 崛 起

饱经 剥 蚀 的 生 活 呵

你的 每 个 侧 面 每 个 部 位
将被 打 磨 得 闪 闪 熠 熠

映出 纯 真 的 心
也映 出 世 界 的 广

裹、神 奇

唐三 彩
黄良

不再 有 雍 容 华 贵 的 铃 声
不再 有
迎送 荔 枝 的 汗珠
远征 西 域 的 凄 凉

斑斓 的 肌体

晶亮 的 骨 架
已化 作 一 片 辉 煌
伫立在 电 子 闪 耀 的 橱 窗

孟姜 女 庙
昌济

我来 为 万 喜 良 招 魂
——他 的 魂 早 己 飘散
我来 为 孟 姜 女 擦 泪
——她 的 泪 早 已 流 干

望夫 石 旁 合 影 者
是谁 家 少 女 少 男
雁过 长 空

衔走 了 哀 婉 动 人的 故 事
一串 ……

交班
李建 民

当最 后 一 个 果 子 由 涩 变

甜，

当最 后 一 片 叶 子 飘 落 地
面。

我看 见 了 ——
秋在 向 冬 交 班 。

五谷 百 果 填满 了 记 录 卡
片。

秋捧 出 一 部 金 色 档 案 ，
冬在 冷 静 的 思 索 中 ，
悄悄挑 起 历 史 的 重担 ！

童年
房国 栋

铁环 滚 动 着
在太 阳 升 起的 早 晨

“ 孩 子 ！我 的 孩子
你往哪 儿 去？”
远了 ，那 声 音
向海 边 滚去

帆、升 起 ，挥 手
在隔 着 蓝 水 的 彼岸
那金 黄 的 圆 圈
滚大 了 我的 童 年
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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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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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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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


